
武松大鬧飛雲浦

揚州評話《水滸 武松》選段

王麗堂  口述

武松轉配北走恩州，二公差受蔣忠的買足，前後一百五，準備

飛雲浦暗殺武松。出了城二十裏，前面有座荒鎮。怎麽叫荒鎮？就是兩邊不

得圈門，句這麽一條光禿禿的街，但是也不得金子招牌店，什麽小 xx館子、

豆腐店、香臘鋪子、老虎竈。但是武松這一刻聽見施恩告訴他，說過了荒鎮

前面不遠，二裏多路就要到飛雲浦了。一團的心神放在飛雲浦，哪有心思再

觀看這荒鎮。

王二爺心裏也怕。怕什麽東西？因爲他膽小，生怕回頭動起手

來自己保不住命。王洪這個畜生走路，東張西望，居然還就給他望出好處出

來了。正望著，忽然就在右邊有家香臘鋪子，老闆六十外歲了，蟹殼子臉，

馬爺標的鬍子，坐在櫃檯裏頭沒事光抹鬍子，就跟櫃檯外頭一位正在塊閒談。

櫃檯外頭這一位四十外歲，嫩黃臉，十七八根老鼠鬍子。什麽人呢？就在對

過石臺子上頭擺了個舊貨攤子，這一位就是舊貨攤子上頭的個老闆。但是舊

貨攤上不得什麽值錢的東西。只有一把刀，大概是人家小孩子才學刀法的時

候打的這把刀，沒多長，靴筒子裏頭都能擺。這把刀旁邊刀鞘子上頭插著個

草標子，這個意思是賣的。

王洪這個畜生走著走著，猛然間看見這把刀。哎呀！不由觸目

驚心：我既然到飛雲浦去，我要想把武松殺掉了，我手上不得傢夥，赤手空

拳，我請問：不得刀怎麽能殺人？那麽這一刻就把這一口刀買下來，不能當

著武松的面。如果當著他的面，他肯定要懷疑了，好說：這好好的爲什麽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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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這口刀？就算他不懷疑，他總歸心擺在我刀上呢呀！不要緊，最好把他送

出荒鎮再說。

嚓朗朗朗朗，跟著武松出了荒鎮。王大爺手一擡，唏——，把

個兄弟袖子一揲。“做啥？”“嘿，我告訴你，你同二爺先走，我回頭買件

東西馬上就來。”“喔。”他們兩個人說話武松聽見了。“王大爺！”“是，

哦...，二爺。”“你嘴裏講什麽？”“是，我...我要大便。”“呵，呵，王

大爺又要出恭了。啊，快點來吧！”

武松好笑，剛才在和事居茶館，他說要大便的，剛才呢不是底

下大，你是上頭進的，大概怕的漲多了，這一刻怕的真要大便了。其實不是

的。王大爺忙匆匆地回了頭，走到舊貨攤子面前，朝下一站：“呔！刀攤是

誰擺的？刀是誰賣的？這把刀要賣多少錢？”把刀拿起來就抓在手上看。這

個攤子上不得老闆？哪個說的？我交代剛才嫩黃臉、魚蝦鬍子那個人就是老

闆。不好了！王大爺這一手文法子，他居然地不開口。這小夥啊，要算陰間

裏頭的秀才，又嫩又瘟。他看見王大爺回了頭來一問刀攤是誰擺的，曉得你

不要把他當個交易。你不要以爲他是來買東西的，照常是問了玩玩的。刀是

誰賣的，也不是個生意。我要如果跑上去告訴他，我這刀怎麽好法，價格怎

麽便宜，呱啦呱啦說上一大套，他回頭照常：呃哼，問了玩的。好了，蝕了

本了。說話還蝕本哪？哎，元氣不是本錢嗎？他問到這把刀要賣多少錢，嗯，

這下可以談了玩玩，有幾成數了。你麽還稍微帶快些沙。這小夥冰冷徹骨，

走到王洪旁邊，頭一伸，嘴一撅，對住他耳朵說了一句話：“紋銀二兩。”

唉喂！王大爺一望：可要死啊！這多冷啊！“什麽？這把到要賣二兩銀子？

”“哎，沒二價！”不好了，死人頭一個，還不能跟他還價，還價他不賣。

哼哼！我要如果花二兩銀子把它買了去，把武松殺掉了，就不能要咧。兇器

哎，要擺在身上不算數，我就不是撂的刀了，我就是撂的二兩銀子。一想，

不要緊，先個個辦法。“朋友，你這把到二兩銀子一點都不貴。可惜這個刀

不是我兄弟自己買的，我是代一個朋友辦的，不知道這個朋友嫌貴不嫌貴。

我想這樣子，拿了去給他瞧瞧，他要如果要了，我就把錢送得來。他要如果

不要，我就把刀送得來。”

你看他個齪不齪？他想把著刀拿了去，而後把武松殺掉了，把

刀上的血揩揩，跑得來就告訴他了：對不起，告訴你呀，我那朋友看過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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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適。一個錢沒有花，你看他人又殺過了。這個在我們揚州有一句俗話，

這叫借刀殺人。

“噢，這口刀不是你閣下自己買的，是代朋友辦的。啊，還不

曉得這一位令友合適不合適，還要拿了去給他看。對了，啊呀，這就巧了。

這把刀也不是我兄弟本人的，也是我的朋友寄到我這塊來賣的。你拿了去把

你這一位令友看，不曉得合適不合適。但不知我這一位卑友放心不放心。”

擺下了！

啊咦喂，可要死哪！啊，這麽巧法子啊！“什麽？你不放心嗎？

”“不是不放心，大爺，這這個說話豈有此理。不通！不是我責備你。跟你

初初地見面，我又不曉得你尊姓大名，府上門朝東朝西，你居然地就要跟我

把這口到要借了去。你要如果借了去，一去就這麽不回來怎麽辦？”“啊—，

不錯，那市我兄弟不周到。這樣子，我丟個押金把你。”“且慢！就要這二

兩！”“這個你放心，當然啦！”伸手就在兜子力圖，摳了半天子，“唏...

”摳了一塊銀子出來。你這個說書好難聽啊，這個字非說在個“摳”字不可。

以爲蔣忠給他五十兩一包，一包包住。他要一起掏出來，有怕露白顯眼。要

說不拿沙，又不行，只好把手伸到兜子裏頭去，弄個中指，就在，這個紙上

一陣摳。好不容易摳了一塊，大概怕的不止呢。“呐，這個銀子夠了吧？”

“哎，夠了夠了夠了！乖乖這麽些呢嘛！”“來歐，老闆，金銀不過手啊，

請你代我弄個戥子戥下子。”香臘鋪子裏頭老闆把銀子拿過來一戥一望：“

來啊，共計是四兩九錢八。”好的，五兩欠二分。“呐，五量欠二分。”“

好，這個就放在你這個地方。”“哎，慢忙！你什麽時候來把回信？”“我

啊，馬上就來！”“不能馬上。大爺啊，跟我這個人共事，沒有共過的人哪，

都以爲我這個人啊，太死。共過的人就曉得了，我們先難後易。我們以三天

爲標準，三天之內要不要，那個隨你的便。出了三天，這個跟你不客氣了，

啊，不合適，這把到也是你買了。”“哎，好好好好！”王大爺心裏一劃拉，

哪塊要三天沙。我跑了去把他殺掉了嘛，我就送得來了。先把到鞘子拿過來，

不上頭的個草標摘了撂掉了，把刀如了刀鞘。這口刀放在哪塊？擺在身上拿

起來不方便。再一望，有了“劈...”放在右邊靴筒子裏頭。一陣有了機會，

拔出來上去就是一刀，而且武松也看不見，很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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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嗯，大爺啊，請問你大爺尊姓？”“這...這...個，我我姓洪，

叫個洪王。”不是王洪嗎？不敢說。曉得說出來以後，假如有人曉得我是縣

衙門的，那個糟了。雖告訴他，名姓另外捏湊，一時間也想不起來，所以“

我姓洪，叫個洪王。”把自己的名姓翻了跟頭，到過來了。

“好的，洪王洪大爺，你放心，我們就是三天了。”“且慢，

剛才你不放心我，我現在也不放心你。你不是一片店，你要如果是一片店，

我來找你這片店。你是個攤子，你要如果把攤子收掉了，我到哪里去找你呀！

你也要把個保把我。”“啊呀呀，洪王洪大爺，你剛才準備走啊。我並且說

是這個人辦事啊，不精明，太毛糙。你跟我要個保，對的，我不怪你。這 

叫連環保。來啊，老闆哎，請你代我做個保。”

“啊哈哈，沒事啊。洪王洪大爺，喏，一切都由我。”好，一

切都由他，賣刀的小夥弄到外快了。本來嘛，只有二兩，現在呐四兩九錢八，

可是另外多出來了？外快是弄到了，這小夥大病嚇出來了。到了明天，飛雲

浦的案子發現了，而且地保把這口刀拿到這個地方來，跟這個老闆準備買花

鼓，打報呈。你曉賣刀的這個小夥一望，嗯？曉得壞了，出了人命案了。地

保走掉了，這店裏老闆就跟他談了。“來歐，那一口刀你看見了？”“看見

了。”“就是你攤上的！”“就這個話咧。昨兒個是洪王洪大爺來買了去的。

”“就是的。我告訴你啊，我下依次哪，我再勸你下子，你不聽我的就罷了。

我說你攤上頭旁的東西都能賣，這些刀啊槍啊的少要玩。你非不聽。你看看

瞧，出了人命了吧？萬一老爺下來追問，這個刀是你攤子上頭的，糟了，那

以來怕的把你帶了去啊！夥計啊，一起歸案。怕的還要弄碗牢飯吃了玩玩呢。

”“啊唷喂！這一來緊啊好。我走吧。我下鄉躲兩天。”“不中哎！你跑掉

了，我跑不掉哎。他要如果來問我，緊啊好呢》”“問你嘛，你一句話就回

掉了。就說他得了急病，死掉了。不是就沒得好了嗎？乾乾淨淨。”“哎，

好，就說你死掉了，倒也就罷了，就嚇得這個樣子？”

王大爺買了這口刀是如獲珍寶。出了荒鎮的鎮頭，哈啦啦……

爲什麽這麽急？不是旁的呀，我家這個兄弟啊，不順手呀。他要順手的話，

那肯定不會把他帶過岔路，篤定到飛雲浦。萬一他把他帶過的岔路，我就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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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不好把他拖回頭了。王大爺心裏一急，走著走著，呵，看見武松跟他家兄

弟並肩朝前頭走。哎呀，才把個心脫下來。沒事了，沒有過岔路呢。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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